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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农民工，城里难觅“爱情鸟”
□ 本报记者 鲍 青

炎炎夏日，挥汗如雨、满脸灰尘的安徽
籍二代农民工时小平，被问到对“爱情”的
想法时，脸上竟有了一丝尴尬浮现。

只有到了网络世界，他才愿意打开心
扉，触碰心底的渴望。

“他非常自我却渴望被理解，经常会发
一些莫名其妙的‘状态’。”这是同乡兼玩
伴汪小华对他的最深印象。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
流浪”，6月30日晚，时小平在QQ上发了这
么一条“状态”。三毛的话搭配下巴快修成
锥形的美颜自拍，多少有点不伦不类。

对记者的感觉，他嗤之以鼻：“懂我的
不用多说，不懂我的说了也没用。”

每发完一条“状态”，他就会催促小伙
伴们速速来点“赞”。赞的越多，他的存在
感便越强。

在凸显存在感的背后，更多的是一个人
的空虚和寂寞。

当下，部分90后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进
入适婚年龄，但“爱情”对他们来说，却是
难以体味的“珍馐”。

时小平渴望爱情，但也抗拒爱情。他已
经给未来作了番“理性”筹划：“我的未
来，就是到了不能再躲的年纪，找一个女人
凑合着过日子。也许还会离婚。”可他，连
一次完整的恋爱经历都没有过。

时小平没意识到，他的想法与经历，并
非只是他个人的问题。

遇到爱情，还是先挣到钱

“理发是室内工作，体面一点，还能接
触到异性，收获爱情的机会多。”能遇到爱
情，却挣不到钱，父母显然不乐意。这些
年，农村地区讨媳妇的标准水涨船高，一轮
一轮的压力压得父母和孩子喘不过气来

夜深人静，躲在墙角看网络小说，是时
小平保持多年的习惯。由文字传递的爱情，
可以给他带来莫大的宽慰。

寂寞的时候，他喜欢幻想：自己是能力
无边的救世主，是风流潇洒的奇侠。角色可
以多种多样，但身边必须得有善解人意的女
孩子陪伴。

在极度疲乏时，他更爱幻想。他解释：
幻想可以让生活多点色彩。

他将“幻想”内容悄悄告诉小伙伴，却
惊讶地发现原来大家在做相似的事情。

他是独生子女，生来没有机会体验兄弟
姐妹间的手足之情。也曾是留守儿童，一年
和父母见面几次，早就生疏得可以一整天不
说话。

他对情感麻木又敏感。在堂哥的婚礼
上，看着嫂子向她的父母真情告白，时小平
“始惊、次怒、终伤”。从没有体验过细腻
情感的他，心里滋味莫名，既有惊讶，也充
满着愤怒和忧伤。他甚至怀疑，自己到底具
不具备表达感情的能力。

2009年，15岁的时小平初三辍学回家。
与他年龄相仿的七八个小伙伴，几乎都没有
读完初中。父母在外打工，孩子和爷爷奶奶
生活，到了青春叛逆期随即放弃学业，这几
乎成了附近村庄同龄小伙伴的共同轨迹。

书既然读不下去，就得学一门手艺，作
为以后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依靠。父母虽然
在外打工多年，却因为性格内向几乎没有门
路可言。无计可施，父母只好拜托沾亲带故
的打工者，希望他们不嫌累赘带着儿子去学
理发。时小平笑言：“一段时期，村里你带
我我带你，大家都去干理发，都说剃头的比
狗还多。”

时小平也走了这么一条路。“理发是室
内工作，体面一点，还能接触到异性，收获
爱情的机会多。”抱着这样的想法，时小平
和三个小伙伴都选择了理发行业。

想象往往比现实美好得多。看似体面的
理发行业，实际上收入微薄且不稳定。在天
津某高校理发店做学徒的一年半时间里，时
小平每月工资100元（早餐费）。吃的是学校

食堂最便宜的菜，住的是8个人挤在一起的宿
舍。每天的工作是扫地、洗头、洗毛巾、叠
毛巾、煮饭和杂活。

“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八点到店里吃早
饭然后干活。生意要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才
结束。”每天周而复始的运转，让时小平快
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了。

服务业的一大特点，是生活的极端不规
律。“人少的时候还能按点吃饭，忙起来根
本顾不上吃饭。”长久以来，学理发的人多
半患上了胃病，时小平也没能避免。

除了胃部不适，工作带来的伤害同样不
容小觑。“洗头，是所有工作中最累，也是
对身体伤害最大的。”时小平最多的一天，
给100多个客人洗了头，第二天累得连腰都直
不起来。而且“廉价洗发水对手的伤害大，
冬天两只手背布满伤痕，化脓流血疼得
很。”

打工的生活并非没有晴天。工作之余，
时小平与校园里卖汉堡的女孩小玉产生了朦
胧的情愫。“也许互相的同情大于感情，但
这是第一份爱情。”可微薄的收入让时小平
看不到一旦分隔两地后各自的未来。随着他
离开天津，这段朦胧的爱情也就无疾而终。

能遇到爱情，却挣不到钱，父母显然不
乐意。这些年，农村地区讨媳妇的标准水涨
船高。礼金八万八是标配，还得城里有房，
一轮一轮的压力压得父母和孩子喘不过气来。

为了挣钱，早先学理发的小伙伴们陆续
转行。有的干装修，有的干木工，有的跑运
输，清一色都是来钱快却少女人的行业。

时小平也选择了和父亲一起干装修。装
修工的薪资不低，生活却非常苦闷无聊。在
他身边，只有父亲、三叔，再加一位50多岁
的苏北大叔。四个人，平时在上海的工地上
干装修，累了就在地面铺上木板、被子，伴
着蚊虫而眠。

父亲等人，显然并不属于懂他的那类
人。“现在的小青年大手大脚，哪有我们那
个年代人知艰苦。”在时宗月的眼里，儿子
时小平一点也不理解父母挣钱的艰辛。

而父亲只知埋头挣钱的行为，儿子照样
费解。时小平说：“父亲每天就知道干活，
买彩票，一点也不关心我，想不通脑子里都
在想什么。”

“泡面”爱情，难成正果

时小平视恋爱为奢侈品，有着强烈的抵
触心理，“我的条件不允许谈恋爱，只有婚
姻没有爱情。结婚就是为了生儿育女和过日
子。”时小平陪着孙小华喝闷酒，听他叨叨
最多的就是“等哥有了钱，想去哪去哪，想
找谁谈找谁谈。”

时小平既渴望爱情，却又畏惧爱情，甚
至抗拒爱情。现实中能供他选择的爱情，往
往只有“泡面”这一类。

他不知道，有人将二代农民工的这种爱
情比拟为“泡面”，意为爱情滋味就像那些
只能满足基本需要、缺乏咀嚼感的速食品。

恍惚中，时小平本能觉得：现在谈恋
爱，更像是两个人没办法再耗了凑合过日
子。

他身边的“泡面”爱情，随处可见。
小伙伴孙小华在上海嘉定一工厂上班。

因为有形的经济压力，后来跟随父亲做木
工。木工虽然辛苦，收入却是蓝领的两倍有
余。谈吐幽默的孙小华和同乡的女孩谈起了
恋爱，可惜一个上海，一个首都。每天两人
都忙得昏天黑地，只有春节时能乘着夜色在
公路边享受一下二人世界。相思虽甜蜜却也
痛苦，不久两人就分了手。时小平陪着孙小
华喝闷酒，听他叨叨最多的就是“等哥有了
钱，想去哪去哪，想找谁谈找谁谈。”不过
从农民工行业里出人头地，几率渺茫。时小
平工作了六年，基本没有什么盈余，小伙伴
也多是如此。

时小平曾陪着同乡女孩萱萱去相亲。
“相亲对象人一般般。”自始至终时小平对

这个男孩都没什么好印象，萱萱却在两个多
月之后就决定“闪婚”。“听说要了15万元
的彩礼，萱萱爸留给她弟弟了，感觉就是把
女儿给卖了。”

婚后的琐碎生活，立刻让毫无感情基础
的两人陷入了激烈的争吵。孩子的降生也没
能挽留住两人的婚姻。孩子不到一岁，两人
就去民政所办了离婚手续。男方诉诸法律获
得孩子的抚养权，法院也支持了母亲探视孩
子的权利。但男方父母却拒绝萱萱再进家门
一步。无计可施的萱萱思子成疾，剑走偏
锋，纠集了几个社会青年，开着一辆面包车
到男方村里“闹事”。男方父母被这么大的
阵势给吓住了，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同村人
只得报警，萱萱因此被拘留了半年。“一个
活泼可爱的姑娘，转眼就变成了这样子，想
想就可怕。”时小平从内心里认定，“泡
面”爱情风险高，不可取。

而表姐的遭遇，更在时小平的心里留下
了阴影。表姐和表姐夫是同县人，通过相亲
认识。“可能双方父母觉得再处下去太麻
烦，直接就领了结婚证生孩子。”可惜在繁
华的都市生活里，女的爱上了打麻将，时常
夜不归宿，男的则喜欢泡吧解闷。紧随而来
的是双方因感情和经济纠纷大打出手，险些
弄出人命。“表姐被打后负气离家出走，杳
无音信。表姐夫则到处找表姐，为的是要存
折的密码。”时小平只能做旁观状，偶尔苦
涩笑笑，原来就算是同乡，变成了“泡面”
爱情也是如此。

一时间，时小平对父母安排的相亲很抗
拒。“一天能给安排七八个，我一开始还
去，后来就直接爽约。”

他的表哥，则反其道而行之，奉行“广
撒网”策略。“为了节省成本，他居然和同
村不在一地打工的三个女孩谈恋爱。”虽然
有些不齿，时小平却对这种做法表示理解，
“你想想，和一个女孩子谈恋爱，光时间、
精力、金钱就得花多少？我们这种每天从早
干到晚的农民工，哪有那个资本去谈场刻骨
铭心的恋爱？”

可惜，当其中一女孩对另一女孩无意间
透露某某某似乎对自己有好感的时候，表哥
的计划便彻底泡汤了。表哥对这事讳莫如
深，毕竟“恋爱没谈成，朋友不能再做，连
在村里的脸都没了。”

因而，时小平视恋爱为奢侈品，有着强
烈的抵触心理。“我的条件不允许谈恋爱，
只有婚姻没有爱情。结婚就是为了生儿育女
和过日子。”

时小平的感触并非孤例。据有关调查资
料显示，近年来，二代农民工对爱情的期待
一直走低，也愈发现实。

时小平在天津某高校做理发的时候，虽
然能和同龄的女学生有说有笑，却绝对不会
生出想“恋爱”的想法。“城里的女孩和女
大学生根本不会看上我们，我们就不是一路
人，我们收入低，养不起。即使有那么个特
例，很快就谈不到一块闹崩了。”

在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因素下，二代农民
工择偶范围开始缩小，逐渐转向知根知底的
“同乡”。时小平发现，自己身边的人，慢
慢都开始回乡找媳妇。但即使是同乡务工
者，彼此之间的熟悉程度也大不如从前。加
上工作繁重，甚少能抽出时间培养感情，许
多都是在彼此妥协中才走进婚姻殿堂。

25岁的务工者小红，直言不讳地表示自
己择偶，最关注的是“对方的学识、技能、
财富”。她从前曾和一个农民工异地苦恋四
年，顶住了父母亲朋的巨大压力，但最后忍
受不了双方的互虐而分开。分手之后噩梦随
即开始，前男友盗取她的QQ号，在QQ上发
布各种诋毁其名誉的信息。经此一事，小红
对农民工的印象更加不好。“贫穷真的会让
许多人变得低素质，他们性格偏执，和他们
在一起没有安全感。”

27岁的小军，凭着较为出众的相貌，曾
谈过七八个女朋友。可一旦进入实质性的谈
婚论嫁阶段，他便逃之夭夭。

“城市里每天人来人往，属于各自的时

间实在太少，恋爱已经谈不起了。”所以像时小
平这种自认还算“正直”的人，单身至今。

难以降临的“爱情鸟”

令时小平忧伤的是，再等几年，父母觉
得他不能再耗了，就会逼着自己频繁相亲。
“也许哪一天我扛不住了，就找个女人凑合
结婚了。”

为了“爱情”，时小平和父亲曾一度关
系紧张。

6月29日的上海，湿闷得像个蒸笼，烦躁
的时小平和父亲爆发了相处一年半以来最激
烈的争执。

“啪！”时小平将手中的iphone4高高举
起，重重扔向水泥地面。乳白色的手机在地
面弹起一道美丽的弧线，随即开了花。

这是21岁的安徽籍青年装修工，向既是
同事也是父亲的男子表达愤怒所能使用的最
激烈手段。

手机坏了，他毫不在乎。“我的手机在
村里面最差，大不了再买一个。”

他列举了关系良好的八个“小伙伴”的
日常用机。“除了自己和表哥用的是苹果4和
5，其余都是6和6plus，还有土豪金的plus。”

而这次父子激烈对立的起因，仅仅是关
于时小平追求“爱情”路线的分歧。

“我要进厂去”。这是他和表哥合谋许
久之后得出的结论。

“等到学徒出师，就进厂找女朋友，找
到后再回来干装修”，时小平曾对这个“曲
线救国”的妙计沾沾自喜许久。如今面对父
亲的强烈反对只得暂时作罢。

表哥的父亲更是对这种“大逆不道”的
想法歇斯底里，并将怒气撒到了时小平身
上。“肯定是你想的主意，害自己不够，还
要多害一个人啊。你知道你表哥因为你少挣
了多少钱？”

在舅舅的眼里，儿子和时小平都有“前
科”。

2013年，时小平和表哥受不了装修木工
的枯燥和繁重，相约离家出走跑到了合肥郊
区的一家食品企业上班。工作虽累，但能和
同龄人在一起，两人收获了辍学后最快乐的
时光。“大家有共同话题，聊得来谈得开，
比之前开心多了。”两人也合谋开始追求厂
里的姑娘。

可惜按部就班的计划在2014年的春节被
打断。双方父母联合施压，禁止两人再去企
业上班。而上班几个月下来空空如也的口
袋，也让他们在长辈的劝导前底气不足，反
驳无力。

“干装修挣钱不少，但吃睡都和中年男
人混在一起，压根没有和异性接触的机会。
进厂有女孩，但工资少养不起如今的女孩
子。”光是女孩子手中明晃晃的6plus，就让
他望而却步。

最终，在七大姑八大姨的轮番轰炸下，
两人放弃了继续进厂上班的打算，回归到了
木工行业，继续和比自己年长许多的人生
活、工作在一起。

此后，也只能在网络世界里，他们才掀
开面纱，恢复了年轻人的本色。可惜，爱情
的际遇却远离而去了。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
爱我的人她还没有来到
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
我的爱情鸟她还没来到……”
林依轮的老歌《爱情鸟》让人心生感慨。
“难道这是我的宿命？”整日里和中年

男性一起生活，时小平感觉自己的“爱情
鸟”很难降临。

令他忧伤的是，再等几年，当父母觉得
他不能再耗了，就会逼着他频繁去相亲。
“也许哪一天我扛不住了，就找个女人凑合
结婚了。”

“不过我要努力赚钱，给孩子一个好条
件，不让他重蹈我的覆辙。”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用名均为化名）

“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女孩子，

工地上全是男的”

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
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
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
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
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首选。在封闭的建
筑工地和封闭的工厂里，他们“眼里只有尘土和沙石、
钢筋、水泥、机器”，“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女孩子，工
地上全是男的。”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
高，风险大，因此很难受到年轻女子的青睐。

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尤其在社会转型
期，各种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组建一个家庭也面
临着不同的压力和困扰，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
同样需要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
在“空中楼阁”上。经济基础好一些，可以减少不可预
知的未来生活风险和生存压力，“没有经济基础的爱
情，肯定不会长久”。这也影响到新一代男性农民工未
来的择偶。而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也因为囊中羞涩，不得
不暂时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将“爱情
和婚姻”搁置起来。

不少婚姻以分手告吹。择偶是婚姻生活的基础。在
新生代农民工中，当他们无法在城市找到爱情和婚姻
时，就只能将目光重新转回乡村。这样，受到父母的干
扰较多，他们也很难通过自主地运用“婚姻自主权”来
寻找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

新生代农民工男女错位。对农村人而言，升学和婚
配是他们冲破户籍制度壁垒，告别农村生活，为城市人
所真正接纳的两条最为重要的途径。新生代女农民工更
易于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一般都不愿意再回到农村。
但是，对于男性青年农民工而言，这样的“好事”就不
会有很多。见过了“市面”、“心气颇高”的女青年打
工者已看不起这些同样来自农村的“曾经的战友”。

在黄金年龄感受情感煎熬

无房、无业、收入低、社会地位低，并且在生活空
间和工作范围内所接触的异性很少，而在“择偶梯度”
法则的效应下，一些打工妹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一致
向“钱”看或一致向“城里”看，城里姑娘也大多对他
们不屑一顾，致使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到了30岁还找不到
另一半，父母发愁，他们自己也无奈。一方面，他们渴
望城市里面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的现状，另一方面，他
们又害怕遇人不淑、一辈子“毁掉”，让他们对未来另
一半从心里产生了恐惧感、畏惧感、危机感和压力感，
让想在城市里找到归宿感的他们无法左右自己的明天。

我们也不难发现，现在的相亲大会多以白领青年为
对象，普通外来民工难以融入，苦于没有相互交流认识
的平台，使他们的黄金年龄只能用“熬”来度过。婚介
机构也很少将青年民工群体纳入服务对象，而以盈利为
目的的相当一部分的城市婚介所也让许多报名交钱的农
民工“很受伤”，有苦难言。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也是一个弱势
群体。他们年龄较轻，心理承受能力和心智发展不够成
熟，而且远离家乡和亲人，扎根未稳，社会关系和社会
资本较为薄弱，同时又多为单身，正处在恋爱的季节，
爱情是他们最需要的情感类型，但却受到了过分的压
抑，身边鲜有能够在一起说心里话的伴侣，很难形成有
效的心理压力分担机制、心灵创伤的消弭机制和生理压
抑的消解机制，致使他们在黄金般的年龄感受着黑色的
情感煎熬。随着他们的适婚期临近，婚恋情感问题已成
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如何让他们在打工的时候
有一份温馨的爱情和一个不太奢华但也足够温暖的婚
姻，已成为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在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
社交生活的前提下，在人性感情压抑长期得不到排解、
宣泄之下，在一些农民工中间出现相关的犯罪倾向和苗
头及非常规的满足路径是极有可能的。最近，广东三大监
狱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报告表明，新生代农民工，
性机能发育逐渐成熟，在缺少良好教育的条件下，他们的
性道德的形成往往落后于性机能发育；他们追求低级趣
味和感官刺激，如强奸、猥亵、轮奸等侵害案件，已经成为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犯罪类型。

农民工需要岗位、需要信息，也需要解决婚姻问
题。也许有人会说，婚姻问题是个人问题，与社会无
关，与政府无关，自己找不着对象，市长也没有理由帮
助他们解决。其实，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存在障碍的背后
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政策后果所带来的
社会经济差异的结果，是各种权益的缺失，是他们基本
权益得不到保障，享受不到应有国民待遇的结果。诸多
现象表明，婚姻问题正成为影响农民工存在与发展的一
个新趋势，正成为所在城市管理者面临的新课题。

（摘编自《人民论坛》）

体面的工作不挣钱，挣钱的工作见不到姑娘；农民工群体已经“更新换代”，

但城市壁垒依旧高筑……

当下，“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进入

适婚年龄，但微薄的薪水、恶劣的工作条

件、严苛的户籍政策，却将他们挡在了甜蜜

爱情的门外。为了生存，他们忍受着劳累和

寂寞的双重煎熬，将情感深埋心底。而到了

一定年龄，只能接受仓促完婚的命运安排。

随之而来的，则是传统家庭关系的淡化

和解体。眼下农村年轻夫妻离婚率居高不

下，与婚前缺乏感情基础密切相关。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关注他们的

工作环境、薪水待遇，更要关注他们贫乏的

情感生活。在未能完全融入城市的大背景

下，他们的婚姻与爱情遭遇着怎样的困境，

这对他们的心态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正成为

所在城市管理者面临的新课题。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存在障碍的背

后，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

等政策后果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差异的结

果，是各种权益缺失的结果……

新生代农民工———

情感缺失背后的

制度困境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长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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